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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住
這
座
大
廈
以
來
，
過
去
十
多
年
，

從
未
看
過
十
歲
以
下
的
小
人
兒
出
入
，
更

加
從
未
看
過
新
生
嬰
兒
，
可
能
住
戶
大
都

是
二
人
世
界
，
夫
妻
各
有
工
作
，
早
午
晚

餐
不
是
在
外
頭
吃
，
就
是
外
賣
上
門
，
走

廊
後
門
公
用
的
大
垃
圾
桶
，
除
了
我
們
這
一
家

還
有
點
菜
葉
骨
頭
，
其
他
單
位
拋
出
來
的
無
一

不
是
空
飯
盒
。

可
是
到
了
去
年
龍
年
，
不
知
是
不
是
興
起
一

股
追
龍
仔
的
熱
潮
，
香
港
忽
然
湧
起
嬰
兒
潮
，

不
止
天
天
報
上
刊
載
藝
人
生
子
，
就
連
每
天
外

出
，
滿
街
都
看
到
剛
會
走
路
的
小
人
兒
了
，
我

們
那
座
大
廈
的
年
輕
夫
婦
同
樣
不
甘
後
人
，
開

始
看
到
有
人
手
抱
嬰
兒
出
入
了
，
而
且
有
個
奇

怪
現
象
，
疑
似
龍
仔
卻
不
多
見
，
多
的
是
龍

女
。朋

友
中
，
新
婚
夫
婦
報
喜
，
也
都
是
﹁
一
索

千
金
！
﹂

滿
街
所
見
那
些
不
同
階
層
小
龍
女
，
也
都
打

扮
得
一
身
漂
亮
，
頭
上
不
是
花
花
綠
綠
蝴
蝶

結
，
就
是
烏
黑
油
潤
小
辮
子
，
很
多
還
是
由
父

親
帶

抱

，
看
出
做
父
親
的
都
不
重
生
男
重

生
女
，
不
然
怎
會
在
小
寶
貝
身
上
花
那
麼
大
心
思
。

報
章
上
親
子
話
題
也
多
起
來
，
而
且
十
篇
文
字
，
九
篇

都
談
女
兒⋯

⋯

一
下
子
，
好
像
男
嬰
都
不
知
躲
到
哪
兒
去

了
。
不
知
道
出
生
註
冊
處
，
有
沒
有
統
計
過
這
兩
年
，
是

不
是
生
女
多
生
男
少
。

上
兩
代
有
過
殘
酷
故
事
，
有
些
村
落
重
男
輕
女
成
狂
，

女
人
分
娩
了
，
那
些
什
麼
老
爺
老
奶
金
睛
火
眼
牢
盯

接

生
，
是
男
，
歡
呼
喝
彩
，
馬
上
焚
香
禱
告
祖
先
；
是
女
，

一
聲
不
響
，
就
把
她
監
生⋯

⋯

忍
不
住
要
下
刪
兩
字
了
。

時
代
變
遷
，
今
日
出
生
的
女
孩
子
則
父
母
寵
愛
，
幾
乎

全
是
天
之
驕
子
。
別
擔
心
持
續
女
多
男
少
，
導
致
二
十
年

後
談
婚
論
嫁
出
問
題
，
新
一
代
女
孩
堅
強
，
大
都
無
懼
獨

身
，
許
多
家
庭
中
的
妹
妹
都
喜
歡
不
斷
進
修
學
習
好
動
，

性
格
也
多
硬
朗
，
哥
哥
反
而
是
足
不
出
戶
打
機
準
宅
男

呢
，
有
個
朋
友
新
任
父
親
，
便
說
小
女
兒
性
格
像
個
男
孩

子
，
很
明
白
他
是
指
沒
有
電
子
遊
戲
那
個
年
代
的
男
孩

子
。

百
家
廊

晨
　
風

家家女兒都是寶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美
劇
中
成
功
的
政
治
劇
有
︽W

est
W

ing

白
宮
群

英
︾
，
近
期
一
點
的
有
︽H

ou
se

of
C

ard
s

︾
、

︽PoliticalA
nim

als

︾，
日
本
則
有
︽C

hange

︾，
就
連

丹
麥
也
推
出
了
一
套
很
受
歡
迎
的
政
治
劇

︽B
orgen

︾，
聞
說
這
劇
成
為
了
英
國
人
的
大
愛
，
美

國
好
像
也
打
算
重
拍
。
在
中
國
內
地
，
講
述
國
共
諜
戰
的

︽
潛
伏
︾，
亦
勉
強
可
歸
類
為
政
治
劇
，
可
是
香
港
呢
？
幾

十
年
來
從
未
見
過
有
一
套
政
治
劇
的
出
現
，
是
香
港
太
落

後
嗎
？

幾
年
前
，
仍
在
舊
公
司
工
作
，
有
一
次
正
要
籌
備
開
新

劇
，
我
渴
望
能
注
入
一
點
新
元
素
，
想
嘗
試
創
作
一
齣
政

治
劇
。
那
時
社
會
上
出
現
了
一
個
新
物
種
，
名
為
政
治
化

妝
師(spin

doctor)

，
是
政
府
的
幕
僚
，
說
得
淺
白
一
點
，

其
實
是
政
治
公
關
，
透
過
一
系
列
公
關
手
段
，
影
響
傳
媒

的
報
道
，
尤
其
當
負
面
消
息
出
現
時
，
他
們
要
想
辦
法
盡

力
化
解
，
從
而
改
變
輿
論
。

在
曾
蔭
權
的
年
代
，
政
治
公
關
何
安
達
和
時
事
評
論
員

劉
細
良
，
與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主
任
陳
德
霖
等
人
所
組
成
的
心
戰

室
，
就
是
負
責
幫
曾
蔭
權
經
營
形
象
的
。
曾
蔭
權
的
民
望
一
直
不
算

高
，
在
眾
多
政
治
因
素
之
下
，
想
幫
他
提
升
民
望
也
不
容
易
。
在
政

治
事
件
上
難
以
得
分
，
就
惟
有
寄
望
在
其
他
方
面
挽
回
分
數
。
記
得

有
一
次
西
貢
發
生
車
禍
，
曾
蔭
權
第
一
時
間
趕
抵
肇
事
現
場
，
慰
問

傷
者
，
贏
得
不
少
市
民
的
掌
聲
，
想
這
就
是
政
治
化
妝
師
的
功
勞
。

當
時
我
向
上
司
提
議
開
一
套
以
﹁
政
治
化
妝
師
﹂
為
題
材
的
劇

集
，
上
司
站
在
個
人
立
場
並
不
反
對
，
但
認
為
公
司
大
多
會
覺
得
題

材
過
分
敏
感
，
最
終
不
獲
批
准
的
。
那
個
時
代
，
就
算
想
寫
議
員
、

記
者
等
職
業
也
是
禁
忌
。
既
然
明
知
會
失
敗
，
那
就
無
謂
浪
費
時

間
，
於
是
事
情
就
這
樣
告
吹
了
。
轉
職
到
新
公
司
之
後
，
老
闆
承
諾

過
不
會ban

我
們
所
提
出
的
任
何
題
材
，
就
算
他
真
的
要ban

，
都
只

是
因
為
我
所
度
出
來
的
故
事
橋
段
不
夠
精
彩
，
而
不
是
因
為
題
材
敏

感
。
可
是
在
新
公
司
一
年
多
，
我
至
今
仍
未
敢
提
出
要
搞
一
齣
政
治

劇
。在

舊
公
司
，
我
夠
膽
提
出
這
類
題
材
，
因
為
我
知
道
在
舊
世
界
有

很
多
禁
忌
和
限
制
，
只
要
能
觸
及
一
些
邊
緣
或
踩
界
的
敏
感
話
題
，

就
已
經
是
一
大
突
破
，
能
引
起
觀
眾
注
意
，
製
造
輿
論
。
但
在
新
公

司
，
在
無
限
制
的
情
況
下
，
我
知
道
若
然
要
搞
一
個
政
治
劇
，
就
絕

不
能
這
樣
蜻
蜓
點
水
式
，
一
定
要
具
深
度
和
闊
度
去
剖
析
話
題
。
政

治
劇
跟
那
些
家
族
爭
產
的
電
視
劇
大
不
同
，
不
是
單
純
為
利
益
鬥

爭
，
裡
面
還
包
含
了
人
性
、
權
力
、
慾
望
、
個
人
理
念
，
人
與
人
，

以
至
人
與
國
之
間
的
關
係
，
寫
這
種
劇
不
論
視
野
及
分
析
能
力
都
同

樣
需
要
有
足
夠
的
深
度
和
闊
度
，
否
則
創
作
出
來
的
故
事
，
變
成
跟

家
族
爭
產
差
不
多
，
那
就
丟
臉
了
。

早
兩
星
期
編
劇
組
舉
辦
了
一
個W

orkshop

，
探
討
未
來
創
作
路

向
，
當
中
亦
有
同
事
提
及
政
治
劇
，
老
闆
再
一
次
強
調
不
會ban

任

何
題
材
，
怕
就
怕
我
們
度
得
不
夠
好
，
甚
至
問
我
們
有
沒
有
看
過
十

本
以
上
的
人
物
傳
記
，
有
沒
有
看
過
李
光
耀
、
林
肯
、
李
嘉
誠
、
毛

澤
東
等
的
傳
記
？
他
這
樣
提
出
，
並
不
是
要
求
我
們
有
甚
麼
政
治
立

場
，
而
是
要
求
我
們
寫
人
物
時
要
有
深
度
。

我
不
得
不
承
認
我
看
過
的
人
物
傳
記
只
有
寥
寥
幾
本
，
我
知
道
目

前
的
我
還
沒
有
足
夠
的
視
野
和
剖
析
力
去
寫
一
齣
政
治
劇
，
但
這
將

會
是
我
的
目
標
，
我
期
望
在
我
有
生
之
年
，
能
創
作
出
一
部
具
深
度

的
政
治
劇
。

政治劇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到
馬
來
西
亞
的
檳
城
旅
行
，
最
不

習
慣
的
是
看
他
們
的
路
牌
等
等
標

誌
。
只
見
三
種
拉
丁
字
母
的
標
誌
並

列
，
但
卻
很
容
易
混
淆
。
一
種
是
英

文
，
另
一
種
是
馬
來
文
用
拉
丁
字
母

拼
音
，
再
一
種
就
是
華
文
的
譯
音
。
有
時

是
英
文
排
頭
，
有
時
是
馬
來
文
排
頭
。
不

像
到
了
英
美
加
澳
等
國
家
，
一
律
是
英

文
。
就
是
到
了
日
本
，
由
於
他
們
的
名
詞

大
部
分
用
漢
字
，
有
的
連
猜
帶
看
，
也
可

明
白
個
大
概
。
但
是
到
了
檳
城
，
三
種
文

字
看
得
你
眼
花
繚
亂
。

此
外
他
們
的
標
誌
也
沒
有
像
香
港
道
路

標
誌
那
樣
清
晰
，
並
且
提
早
有
個
預
告
。

如
去
機
場
，
很
早
就
在
道
路
上
有
一
個
飛

機
的
標
誌
，
去
迪
士
尼
樂
園
，
也
早
已
見

到
一
個
米
奇
老
鼠
頭
。

正
因
為
害
怕
迷
路
，
最
後
一
天
要
離
酒
店
去
機

場
，
駕
車
的
友
人
主
張
提
前
四
個
小
時
出
發
，
其
實

一
個
鐘
頭
便
可
到
達
。
結
果
在
一
個
枯
燥
的
機
場
乾

等
了
三
個
鐘
頭
。

值
得
稱
道
的
是
一
條
連
接
檳
城
和
馬
來
亞
半
島
的

大
橋
，
以
檳
城
汽
車
量
之
多
，
此
橋
來
往
並
不
擁

擠
。
而
且
收
費
便
宜
，
來
回
只
收
費
一
次
，
收
七
馬

元
，
合
港
幣
不
過
十
七
元
，
不
及
香
港
西
隧
收
費
的

三
分
之
一
。

檳
城
的
地
方
環
境
甚
佳
，
依
山
臨
海
，
房
屋
沒
有

香
港
那
麼
密
集
，
也
沒
有
那
麼
多
的
高
樓
大
廈
。
但

房
屋
建
築
，
也
明
顯
地
顯
出
階
級
分
化
。
市
區
有
許

多
別
墅
式
的
豪
宅
，
也
有
不
少
多
層
式
的
豪
宅
。
半

山
上
更
有
不
少
更
﹁
豪
﹂
的
。
他
們
沒
有
現
在
香
港

出
現
的
假
豪
宅
，
在
喧
鬧
的
市
區
或
街
頭
巷
尾
建
上

一
座
稍
為
像
樣
的
分
層
單
位
大
廈
，
便
算
是
萬
多
元

一
平
方
英
尺
的
﹁
豪
宅
﹂。

他
們
有
許
多
一
看
便
知
道
是
公
屋
或
居
屋
，
看
來

分
佈
在
各
區
的
不
少
，
也
許
他
們
已
經
解
決
了
市
民

的
居
住
問
題
。
檳
城
的
綠
化
也
很
好
，
全
島
蒼
翠
，

樹
林
覆
蓋
的
面
積
達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上
。

檳
城
也
是
孫
中
山
先
生
革
命
和
生
活
過
的
地
方
。

我
們
參
觀
過
﹁
孫
中
山
紀
念
館
﹂，
規
模
雖
小
，
但
好

幾
個
模
型
製
作
頗
為
精
緻
，
旁
邊
便
是
華
文
︽
光
華

日
報
︾
的
社
址
。

檳城印象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探
訪
巴
馬
長
壽
村
，
兼
遊
了
當
地
的
自
然
景
觀
，
意
外

地
有
眼
界
大
開
的
驚
喜
！

地
球
上
的
鐘
乳
石
洞
何
其
多
，
尤
其
是
中
國
大
陸
。
每

當
到
了
有
喀
斯
特
地
貌
的
區
域
，
總
會
去
參
觀
鐘
乳
石

洞
，
進
入
溶
洞
中
，
但
見
到
處
是
五
光
十
色
的
照
明
，
加

上
導
遊
參
雜
神
話
傳
說
、
地
方
信
仰
、
民
間
故
事
的
一
些
穿
鑿

附
會
的
象
徵
比
喻
，
只
覺
索
然
無
味
，
但
參
觀
巴
馬
的
鐘
乳
石

洞
﹁
水
晶
宮
﹂，
卻
全
然
推
翻
過
去
的
印
象
，
驚
嘆
之
餘
，
簡
直

不
思
出
洞
！

巴
馬
﹁
水
晶
宮
﹂
位
於
廣
西
巴
馬
縣
那
社
鄉
大
洛
村
牛
洞

屯
，
距
縣
城
約
四
十
三
公
里
，
一
路
上
雨
霧
霏
霏
，
饅
形
的
、

圓
錐
狀
的
、
圓
柱
狀
從
地
表
陡
起
的
山
體
，
在
煙
雨
繚
繞
中
若

隱
若
現
。
你
很
難
想
像
在
這
樣
沉
靜
的
大
地
之
下
，
竟
然
隱
藏

一
個
那
樣
神
奇
瑰
麗
的
世
界
。

水
晶
宮
其
實
不
算
太
大
，
它
是
一
個
廊
道
狀
的
中
型
洞
穴
，

洞
口
海
拔
六
百
四
十
米

，
高
出
現
代
地
下
河
約
一
百
五
十
米

，

洞
道
長
度
七
百
八
十
米
，
寬
八
至
二
十
五
米

，
高
十
至
三
十
米

，
洞
體
容
積
約
三
十
二
萬
七
千
九
百
三
十
立
方
米
。
鐘
乳
石
每

年
平
均
增
長
率
僅
為
零
點
一
三
毫
米
，
巴
馬
水
晶
宮
在
神
秘
的

地
下
已
蟄
伏
了
三
、
四
十
萬
年
之
久
，
二
○
○
四
年
始
為
當
地
農
民
所
發

現
，
二
○
○
七
年
開
放
參
觀
，
溶
洞
中
五
個
大
廳
各
具
不
同
的
特
色
，
引
人

遐
思
。
初
入
洞
口
就
被
那
一
片
片
、
一
條
條
從
洞
頂
懸
垂
的
石
幔
所
吸
引
，

從
地
面
不
斷
攀
升
的
石
筍
像
高
塔
、
像
堡
壘
般
高
高
低
低
井
然
地
羅
列

，

間
或
有
雕
工
精
美
的
石
鐘
乳
，
獨
樹
一
幟
地
垂
墜
在
大
殿
上
，
成
為
眾
所
矚

目
的
焦
點
！

水
晶
宮
中
的
鐘
乳
石
都
還
處
於
生
長
發
育
期
，
為
了
不
破
壞
它
的
生
態
，

又
為
了
讓
遊
客
能
夠
近
距
離
欣
賞
，
觀
光
當
局
特
地
在
走
道
上
覆
蓋
了
透
明

的
玻
璃
圓
罩
，
並
使
觀
賞
者
得
以
從
網
狀
的
圓
洞
中
窺
看
水
晶
的
世
界
。

洞
頂
生
長

細
白
狹
長
宛
如
玉
線
的
管
狀
物
，
其
實
是
世
所
罕
見
的
﹁
鵝

管
﹂
，
鵝
管
是
鐘
乳
石
的
一
種
，
中
空
潔

白
，
沒
有
任
何
雜
質
，
像
玻
璃
一
樣
晶
瑩
，

是
由
岩
石
中
純
淨
的
碳
酸
鈣
經
水
溶
解
後
再

經
上
億
年
凝
集
而
成
。
由
洞
穴
頂
滴
下
的
載

有
礦
物
的
水
滴
，
在
洞
頂
形
成
下
垂
的
鐘
乳

石
，
稱
為
﹁
石
鐘
乳
﹂，
在
地
面
形
成
向
上

聳
出
的
叫
做
﹁
石
筍
﹂，
洞
內
有
奇
觀
﹁
千

年
一
吻
﹂，
就
是
還
差
數
公
分
便
可
連
接
成

為
﹁
石
柱
﹂
的
石
鐘
乳
和
石
筍
，
但
那
一
等

卻
可
能
是
要
等
千
年
呢
！

千年一吻水晶宮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在
台
灣
一
家
報
館
的
戶
外

版
任
編
輯
時
，
和
一
位
記
者

做
了
好
朋
友
，
他
成
為
我
的

潛
水
教
練
，
從
課
堂
、
泳
池

到
背

氧
氣
瓶
出
海
，
都
是

在
他
的
指
導
下
完
成
課
程
。
他
不

但
是
當
時
台
灣
新
聞
界
潛
得
最
深

的
紀
錄
保
持
者
，
也
是
當
時
登
山

登
得
最
高
的
記
者
，
因
為
他
曾
遠

征
喜
馬
拉
雅
山
，
雖
然
未
能
登

頂
，
但
卻
到
達
當
時
最
高
的
第
三

基
地
營
，
還
利
用
衛
星
通
訊
發
稿

回
台
北
。
他
未
能
攻
頂
的
原
因
，

是
腳
趾
凍
傷
了
，
還
好
後
來
治

好
，
不
需
要
割
去
。

有
人
曾
發
下
豪
語
，
要
爬
過
每

一
座
高
峰
，
燃
點
內
心
無
窮
的
希

望
，
然
後
忍
受
血
栓
塞
的
痛
苦
，

最
後
在
骨
灰
缸
裡
安
息
。
這
血
栓

塞
，
就
是
爬
得
愈
高
，
愈
是
危
險

的
症
狀
。

我
登
過
最
高
的
山
，
是
台
灣
宜
蘭
的
太
平

山
，
那
還
是
用
索
道
來
運
木
材
的
時
代
，
所

以
是
利
用
運
木
下
山
時
，
坐
上
空
空
的
木
籠

上
山
，
走
的
不
是
山
路
就
是
木
頭
搭
出
的
棧

道
。
在
台
灣
工
作
，
認
識
的
同
事
和
朋
友
，

都
是
戶
外
活
動
的
愛
好
者
，
所
以
一
到
周
末

和
假
日
，
不
是
釣
魚
就
是
登
山
。

回
港
工
作
後
，
和
山
便
漸
漸
疏
遠
了
。
不

過
，
卻
有
一
位
朋
友
，
只
要
天
氣
許
可
，
幾

乎
每
星
期
都
去
登
山
。
二
十
多
年
下
來
，
港

九
離
島
大
大
小
小
的
山
，
他
全
都
走
遍
，
現

在
登
的
山
，
至
少
是
上
過
一
兩
次
以
上
的

了
。前

些
日
子
，
參
加
了
信
興
集
團
的
﹁
啪

六
十
個
夢
想
﹂
的
啟
動
典
禮
，
是
贊
助
大
學

生
提
出
計
劃
，
讓
他
們
去
輔
導
長
者
或
殘
疾

人
士
，
去
完
成
夢
想
。
長
者
的
夢
想
各
有
不

同
，
當
中
不
知
有
沒
有
這
樣
的
夢
想
：
登
遍

港
九
的
山
頭
，
體
會
港
九
的
綠
色
美
景
？

香
港
有
多
少
長
者
和
年
輕
人
，
是
真
正
的

愛
山
者
？
對
登
上
高
山
一
直
抱
持
夢
想
？

登山
興　國

隨想
國

中
國
首
次
在
國
際
外
交
層
面
打
的
﹁
第

一
夫
人
牌
﹂，
顯
然
是
成
功
的
。
作
為
見
慣

國
際
舞
台
的
歌
唱
家
，
彭
麗
媛
的
﹁
處
女

秀
﹂
廣
獲
國
內
外
媒
體
讚
好
，
﹁
端
莊
、

沉
穩
、
大
方
，
堪
稱
雍
容
華
貴⋯

⋯

﹂
於

是
，
﹁
麗
媛
風
格
﹂
成
為
新
潮
。

有
報
道
說
，
此
次
出
訪
的
服
裝
主
要
是
夫
人

自
己
所
選
的
心
頭
好
，
結
果
，
國
產
品
牌

﹁E
xception

de
M

ixm
ind

﹂
及
其
女
設
計
師
馬
可

﹁
出
盡
鋒
頭
﹂，
人
們
甚
至
將
這
次
的
﹁
時
尚
效

應
﹂
跟
五
年
前
的
奧
巴
馬
夫
人
米
歇
爾
相
比
，

因
為
後
者
一
夜
之
間
穿
﹁
紅
﹂
了
多
位
少
數
族

裔
設
計
師
品
牌
，
四
年
間
﹁
造
就
﹂
了
多
位
大

師
。第

一
夫
人
的
時
尚
作
用
雖
然
在
半
個
世
紀
前

由
甘
迺
迪
夫
人
積
琪
蓮
充
分
發
揮
，
但
她
在
成

為
第
一
夫
人
前
已
經
是
巴
黎
高
級
時
裝
秀
的
前

排
貴
賓
，
她
也
是
第
一
位
把
時
尚
品
味
帶
進
白

宮
的
女
人
。
不
過
，
由
於
她
的
留
法
背
景
，
她

當
時
的
時
尚
角
色
沒
有
多
少
考
慮
到
﹁
國
家
層
面
﹂，
反
而

令
土
氣
的
美
國
人
欣
賞
到
法
國
高
級
時
裝
的
精
緻
。

反
而
是
到
了
霸
氣
十
足
的
里
根
夫
人
南
茜
上
台
時
，
美

國
時
裝
界
才
主
動
跟
她
接
觸
。
因
為
電
影
明
星
出
身
的
她

身
材
高
挑
，
早
在
當
州
長
夫
人
時
就
長
袖
善
舞
。
南
茜
在

任
期
間
常
遭
批
評
，
尤
其
是
她
的
奢
侈
作
風
，
但
在
時
尚

界
，
她
卻
被
認
為
是
貢
獻
最
多
的
第
一
夫
人
，
所
以
，
她

是
唯
一
一
位
得
美
國
時
裝
設
計
師
協
會
頒
發
﹁
終
身
成
就

獎
﹂
的
第
一
夫
人
。

然
而
，
積
琪
蓮
和
南
茜
的
影
響
力
主
要
還
是
在
高
級
時

尚
層
面
，
不
像
米
歇
爾
的
﹁
多
元
化
選
擇
﹂
更
普
及
化
，

也
把
﹁
時
尚
民
主
化
﹂
發
揮
得
淋
漓
盡
致—

雖
然
她
被

多
位
時
尚
大
師
公
開
批
評
。

因
為
第
一
夫
人
出
席
的
場
合
遠
大
於
專
業
模
特
兒
的
天

橋
，
所
以
，
就
像
設
計
大
師
願
意
贊
助
影
星
出
席
電
影
頒

獎
禮
般
，
他
們
更
希
望
第
一
夫
人
穿
上
自
己
的
設
計
。
這

不
僅
僅
是
榮
譽
，
還
有
實
惠
。

中
國
第
一
夫
人
如
何
發
揮
﹁
夫
人
外
交
﹂
或
﹁
時
尚
大

使
﹂
等
作
用
，
還
需
因
應
國
情
和
個
人
喜
好
而
調
整
定

位
，
但
既
然
彭
麗
媛
的
﹁
處
女
秀
﹂
如
此
成
功
，
的
確
不

應
錯
過
這
無
形
資
產
啊
。
所
以
，
彭
麗
媛
以
後
出
訪
或
出

席
公
開
場
合
時
，
最
好
因
應
需
要
穿
上
不
同
的
設
計
師
作

品
，
令
更
多
國
產
品
牌
受
惠
，
帶
動
整
個
時
尚
產
業
，
包

括
遠
在
南
邊
的
香
港
設
計
師
的
作
品
。

第一夫人和品牌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端正而姣好的容貌，成了當代人競爭的一個重
要籌碼。

愛美之心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巨大商機。從整容
到保健品，從美髮到健身，從化妝品到服裝，凡
與美有關的行業全都長盛不衰。只要暫時沒有衣
食之憂，人們就會為了讓自己更美而堅韌不拔地
奮鬥。

可惜，美還是不美還真不能單靠金錢來解決。
有人渾身名牌珠光寶氣，依然俗不可耐；有的人
呢，一身隨意簡單的穿 ，就那麼瀟瀟灑灑。因
為主宰相貌的靈魂──獨到的氣質，絕非金錢所
能買來的。在越來越挑剔的大眾審美潮流中，艷
麗的女子與奶油小生般的男士，都不再受到追
捧，甚至成為美中下品。

當代演藝圈的明星一個個標致得無可挑剔。女
士一律大眼睛長睫毛，修長的身材小蠻腰；男士
都是鼻方口正、高大英俊。可惜細細看去，不少
明星卻沒有能讓人記住的個性。即使男士扮滄桑
粗獷，女人變幻萬種風情，也常難以動人心弦。
就是那些表情還算豐富的明星，也缺少王曉棠、
秦怡等前輩明星那種動人之處。現代整容化妝技
術的發達，讓人人都能擁有毫無瑕疵的皮膚、標
致的五官與健美的身材，然而獨特之美卻純粹是
心靈的產物，是高檔服裝、化妝品與整容術不能
製造出來的聖物。

美，是一種包含深刻人文審美內容的感受。有
的人五官單看都不算標致，不是嘴太大就是腿不
夠長，可是因一種內在的和諧，看上去就那麼
美；而有的人五官相當精緻，卻並不耐看，如洋
娃娃般完美卻缺少內容。浮躁的社會造就浮躁的
公民，有人甚至有傷眾嫌疑地說，這是個「小男
人」與「人造美女」盛行的時代。

老話說，30歲之前，容貌是父母負責；30歲之
後，要為自己的容貌負責，此話頗有一些道理。
人決定不了遺傳基因，卻能決定自己的事兒。一
個人成長之後，就能通過修養改善容貌。據說某
位以嚴厲著稱的長跑教練教育女隊員時曾說：只
要跑得快，小眼睛也能變成大眼睛！當了世界冠
軍的就是超級美女！

兒時夥伴來相聚，彼此的變化讓人吃驚：小時
候特漂亮的一個小姑娘，變成了俗不可耐的大老
娘們兒；原本相貌平平的小女孩兒，卻成了卓爾
不群的氣質美女。文化教養對容貌的修煉作用，
有時候比歲月還要厲害！良好的生活習慣，不息
的求知精神，以及善良、寬容等等品質，都會讓
一個女人看上去更順眼。很多被慣壞的美女不服
氣：自己那麼出色，卻偏偏撈不 一個哪怕大叔
輩的鑽石王老五，可有些貌不驚人的小女子，偏
偏嫁了英俊聰明、事業有成的老公。其中的奧
妙，可能就在品質的差異上。殊不知在有些男士
眼中，賢淑的女人才是最美的。

文化對人相貌的浸潤作用，往往更讓人驚奇。
曾從報紙上看到一張美國人與朝鮮人的合影，圖
片中不同國度的公民在氣質上有 天壤之別。前
者莊嚴地正襟危坐，後者隨意地灑灑脫脫。不同
的社會制度像一把刻刀，給國民相貌刻下了深刻
的烙印。即使同一個血緣的民族，就因為生活在
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相貌也能差之千里。一位韓
國公民與一位朝鮮公民同時出現，人們一眼就能
看出他屬於半島的哪一邊；而上世紀70年代的大
陸人與香港、台灣人的相貌差別，也是非常鮮明
的。

即使同一國度不同時代的公民，其相貌特質也
不同。翻出老照片看一看，會發現上世紀80年代

之前的中國公民，除了穿 上藍、黑、灰的大一
統之外，相貌也彼此很相似。全民唱紅歌、喊萬
歲、明哲保身的日子，怎能不在臉上留下痕跡？
那個時代的臉，多在拘謹中帶 聖徒般的虔誠，
在眼神中夾雜 驚恐與警覺。不知不覺之中，制
度與文化已把相貌如此精雕細琢。同樣大眼睛、
高鼻樑的雙胞胎，只因生長於不同制度的國度之
中，相貌與神態就會差之千里。俗話說，相貌是
凝固的表情，表情是流動的相貌。內心活動流露
在表情中，長年累月下來，就在臉上留下了年
輪。憂愁混濁了人的眼神，憤怒拉下了人的嘴
角，恐懼壓彎了人的脊樑。

觀看民國時期的思想家以及知識分子的老照
片，讓人感嘆的是，從胡適、嚴復、聞一多到蔡
元培、劉文典、柔石、錢玄同等等民國文化人，
一個個都是氣宇軒昂，英氣勃發。並非他們的五
官多麼標準，而是眉宇之間透出的那股凜然正
氣，那種自由噴發的思想之光，照亮了相貌。中
國知識分子覺醒時期那燦爛的探索精神，造就了
一批相貌堂堂的男子漢。

再觀當代知識分子，錚錚男兒的形象卻成了比
較珍稀的物種。有了點兒年紀的文化人，有些變
得神態拘謹、表情糾結，眼神游移，
形象猥瑣。經過上世紀50年代之後的
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國知識分子於如
履薄冰的生存狀態下活 ，在極度壓
抑下苟且偷生者有之，取政治之機巧
四處鑽營者有之，苟且偷安者有之。
再後來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在量化
考核帶來的生存線掙扎中，文化人的
心態再度扭曲，為浮躁與焦慮折磨。
活得如此艱辛複雜，即使先天五官端
正的，也往往被歲月刻上了平庸與淺
薄。

就是民國時期的政治家，很多以中
等之人的五官，卻能顯出一表人材。

當代官員雖也有相貌不俗者，可也有不少被官位
毀了容貌的。有人以前挺精神的一位，當官後就
變成油頭粉面的胖子。看有的官員在報紙上「出
鏡」，形象真不能恭維。大腹便便，雙層下巴，眼
神流移，表情交雜 暴戾與圓滑。俗話說人不可
貌相，可相貌難道不是內心世界的流露？美國大
選時百姓以貌取人，不是沒有道理。政客想取得
選民支持，先得身材健美、神清氣爽。

誰都願自己更討人喜愛，雖然決定不了遺傳因
素，可在一個越來越開放的社會中，可以通過修
養讓自己變得更悅目。我覺得，「精神美容法」
較重要的是：之一，生活簡樸。少些對化妝品與
高檔服裝的慾望，過多的慾望會讓你早生皺紋。
之二，多積德行善。美好的感情，會讓人神情甜
美。之三，多寬恕他人。學會寬恕，才能保持清
明的心靈，讓人血脈通暢，青春永駐。之四，多
動腦子，多讀好書。近來常看各報讀書版，見很
多新生代作者眉宇間凝固 浩然之氣，是思想之
光讓他們相貌堂堂。

北京人不滿意自己長相時就說：「俺生得對不
起社會！」可見對相貌負責，並非小事兒一樁，
而是一份嚴肅的社會責任。

為相貌負責

■容貌，成了當代人競爭的一個重要籌碼。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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